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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晚上，惊悉文化学者、国家一
级作家、教授戈悟觉先生溘然长逝，我不觉
心里一震，怎么会突然走了呢？

不一会儿，温州作协会员群、《温州文
学》作者群、徽风文友群就陆续有文友发出
“戈老师一路走好！”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坐在电脑前发呆，不知自己该做点什么。
我在脑子里拼命搜寻尚未远去的印迹，勾
起与他一面之缘的追忆，以表达对戈先生
的怀念之情。

1998年10月30日，我的老师陈继达
在永嘉戎城山庄举行诗文集《山水.人生》
首发式，邀请了来自温州市区的一批作家
和本县文友60多人相聚一堂，分享他的创
作成果，其中就有戈悟觉、朱月瑜等作家出
席。首发式开得很成功，与会的作家、文友
以及有关单位的嘉宾发言踊跃，场面热烈，
气氛浓郁。戈悟觉先生做了精彩的发言，
对陈继达老师的诗文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还说楠溪江是文学创作的宝库，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

午餐时，陈继达老师嘱我与市里来的
嘉宾坐在一起，他的意思是一来替他尽一
份地主之谊；二来让我近距离接触市里的
这些名家。于是，我就有机会同戈悟觉、朱
月瑜等嘉宾共进午餐，在场的还有时任永
嘉报副总编刘旭道先生。

落座后，我算真正认识了戈悟觉和朱
月瑜两位先生。戈先生身材高大，清瘦笔

挺，精神矍铄，健谈爽朗。朱先生笑容可
掬，话语不多。我们起先都以为戈先生的
名字是个笔名，温州怎么有姓“戈”的？他
见我们有点疑惑，就说：“我是真名实姓，祖
籍乐清，父辈解放前在温州市区谋生，我在
温州市区出生长大。高中毕业考入北大中
文系，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建
设，就到宁夏工作了35年，当过宁夏文联
副主席，1995年回到温州，组织上安排我
到温州电大当党委书记，也算叶落归根
吧。”戈先生还说自己学生时代很活跃，参
加过温州市少先队的筹建工作，且爱好体
育运动，曾经是跳高、手球、篮球运动员。
难怪他的身材、气质跟别人不一样。

戈先生的一席话说得很轻松很优雅，
我们对他青春岁月家国襟怀的激情抉择肃
然起敬。两位先生的平易近人顿时拉近了
彼此的距离，餐桌上觥筹交错，很是愉悦。
我敬过一巡酒后，特意再敬两杯。第一杯
我先敬朱月瑜先生，我说：“朱老师，您八十
年代在《温州日报》当瓯潮副刊编辑时，编
发了我的散文《妹妹》，这是我第一篇正式
发表的文学作品，我当时很激动，连夜给您
写过一封表示感谢的书信！”

朱月瑜老师微笑着，连声说：“有印象，
有这么一回事，你客气了。”

戈悟觉先生随即接过话题：“发表处女
作，难得，难得，应该要满满敬一杯。”

第二杯酒敬戈先生。我说：“戈老师，

今天有缘，我是从八十年代读您的小说长
大的，经常在报刊亭买《十月》，后来得知您
是温州人，更是觉得无比亲切。”

戈先生说：“八十年代以来，我确实在
《十月》杂志发了很多小说，也拿过几个奖，
谢谢你成为我的读者，干杯。”他“咕噜”一
声，干了。

席间，戈先生突然提起南朝陶弘景《题
“白云岭”》的两句诗，他孩子般地念起：“山
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哎，这里到底是
‘多白云’，还是‘都白云’，我在有个地方看
到是‘岭上都白云’，温州话的‘多’字和
‘都’字读音一致，把我也弄糊涂了。”

此话一出，刘旭道等同桌人一致认为
是“岭上多白云”，因为用‘多’字，表示数量
大，白云飘逸，连绵不断，照应前面的‘无所
有’，更贴切，更符合诗意。我说：“陈继达
老师主编的《楠溪江历代诗文选》，里面收
集了这首诗，也是‘岭上多白云’，应该不会
错吧。”

“哦，有道理，那就是‘岭上多白云’，我
看到的那个地方可能有误。大家喝酒啊，
哈哈哈。”戈先生高兴地举起杯子。

戈先生谈起永嘉山水兴致盎然，还跟
我们提起了一段往事。“我七八岁那年日寇
侵华，温州沦陷，全家逃难到楠溪山底的鲤
溪，在一户人家借居了半年之久，那个木格
窗外有一座坟，夜里睡不着，吓个半死。但
白天光着脚在溪边垒石头捉鱼，很快活。”

50年后，戈先生回到温州，重返故地鲤
溪寻访，而那座坟不见了。在他1996年写
的散文《一个叫鲤溪的地方》里，对逃难往
事作了深情的回忆。“我过早承受了生命
意义的重负。那座坟，让我从生命的终点
思索人生。”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便立志
长大当作家，以作品延续有限的生命。文
章结尾写道：“永嘉溪山，我永远的童
年。”可谓意味深长，依恋和感恩跃然纸
上。

从那次分别以后，我知道戈先生是个
大忙人，参与各类活动，策划文化项目，
主编《瓯越文化丛书》，为传承和弘扬东
瓯文化不遗为力，著述卓著，影响深远。
我自知才疏学浅，也就没有去打扰戈先
生，使我失去了文坛前辈的教益，实为遗
憾。

2011年6月，一位文友告诉我，戈先
生出版了一本散文随笔集《时光有声》，
温州文友为他举行新书分享会，问我是否
一起去参加。我那天正好公务缠身走不
开，拜托他帮我向戈先生要一本书。后来
他果真带了一本回来，扉页上赫然写着：
“忠德闲读 戈悟觉 2011.6。”文友说，我
报出你的名字，戈老师对你还有印象。我
听后心里感激不已，都三十年时间过去
了。 如今，斯人已乘黄鹤去。

戈先生，安息吧！我写下这点粗浅的
文字表达对您的追思与怀念。

追忆戈悟觉先生
陈忠德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春日在望，野地是它最先登陆的地方。路
转溪桥，忽遇一株荠菜，将春风挑亮。荠菜
是野菜，不被驯化的自然的姿态，贴地生
长，说不清是锯齿形还是波浪形的叶片像
裙裾一样散开。“荠花榆荚深村里，亦道春
风为我来”，正如春风不会忽略每一株纤弱
平凡的幼苗，荠菜的味道也在历史、民俗中
延续。无论身在何处，时节如常，味蕾便一
直在等待植物与人的赴约。

【早春第一鲜】

寻一个早春的清晨，跨上篮子，锄头便
可去寻找春天最早的“野味”。 荠菜混迹
在野草中间，不仔细看还难以分辨。若是
寻得了伞状的匍匐的绿叶，只需锄头向土
里一点头，春天的泥土带着鲜嫩的荠菜根
翻滚出来。

荠菜的叶子形状独特，组合起来看，像
一朵不够精致的雪花，单片看时又像布满
齿痕的钥匙，锁住了一个冬天的严寒。“数
九严寒冻不死，待得春来先复苏”说的就是
它，它在万物萧条的严寒萌发，在春寒料峭
中率先传达春回大地的讯息，

因为够早，也获得了“报春菜”“早春第
一鲜”的名号。和大多数春暖花开的春花
不一样，荠菜耐寒，越是经过霜雪的荠菜，
越是鲜嫩甘香。

这鲜味可瞒不住生于斯长于斯的劳动
人民，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荠
菜的甘甜，并把荠菜编进了歌谣中。“谁谓
荼苦，其甘如荠”，这是《诗经》中的传唱，荠
菜的甘甜也在千百年前得到验证。宋人罗
愿《尔雅翼》讲荠，第一句就是：“荠之为菜
最甘”，那是一种近乎麦芽糖的甘，又仿佛
不是为了甘而甘的，那样不经意的滋味，难
怪宋朝诗人苏轼赞美荠菜“天然之珍，虽不
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美”。

荠菜的烹饪不需要繁复的工序，吃的
就是那一点点若有若无的鲜，隐隐约约的
甜，最大程度地保留春天的野味，才不至于
焚琴煮鹤。高濂遵生八笺《东风荠》曰：“采
荠一二升，洗净入淘米三合，水三升，生姜
一芽头搥碎，同入釜中和匀，上浇麻油一蚬
壳，再不可动，以火煮之，动则生油气也。
不著一些盐醋，若知此味，海陆八珍，皆可
厌也。”鲜、香、嫩、滑、甘，只需撷取山野原
味，便可使“海陆八珍”黯然失色。

千百年来人们对味道的体验总是相似

的，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形容荠菜的
味道“就像麦芽糖浆拌上了新鲜菠菜”“很
素，很窄，需要用动物油做牵引，它本身的
香味才会彰显出来，进而无限放大”，荠菜
的素味需要用荤味吊一吊，于是荠菜饺子、
荠菜馄饨、荠菜包子、荠菜春卷才会成为人
们魂牵梦萦的家乡滋味。

【荠生济泽，故谓之荠】

《本草纲目》荠释名李时珍曰：荠生济
泽，故谓之荠。释家取其茎作挑灯，杖可辟
蚊蛾，谓之护生草。云能护众生也。荠菜
的得名与“济”有关，济为救济之意，佛家用
荠菜的茎制作灯芯，可以驱赶蚊虫，因而有
了护生草之名。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
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
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
以厌虫蚁。因而，三月三的灶台边上少不
了驱赶蚊虫的荠菜花，过于纤细的茎和不
到米粒大小的碎花，却如一个屏障，隔绝蚊
虫。

历史上的荠菜大多带有救济、奉献的
底色。民谣中有：“荠菜儿，年年有，采之一
二遗八九，今年才出土眼中，饥饿之人不停
手。”民谣的音韵仿佛稀释了曾经的苦难，
在饥荒年代，霜雪还未消融之时，饥饿如幽

灵般盘旋。早早破土的荠菜正是代粮充饥
之物，它不为“朱门酒肉臭”的富人而生，而
为山野的每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只需锄
头、剪子，甚至徒手都可以获取这地里的珍
宝。

作家张洁回忆儿时饥荒的经历，因为
偷了财主家的玉米棒而被追赶，迫不得已
纵身入河，挣扎着游上岸边，丢了鞋，不敢
回家。她不担心母亲的责骂，只是担心看
到那双被贫穷折磨得失去了光彩的眼睛。
那样的岁月中，唯有荠菜是生活的热望，它
欢迎每一个饥饿的孩子，让他们不必担惊
受怕，坦然享受天地间的馈赠。

与其他野菜相比起来，荠菜的味道是
最好的，一来无腥苦；二来无怪味，摘些
叶子用手一搓，便有淡淡的清香。与其他
食材放在一起，淡者出味，浓者提鲜。这
样的绝味怎能不让人想到荠菜的救济之功
呢？上世纪70年代，身在湖北干校劳动
改造的费孝通曾写过这样一封家书，夸赞
荠菜的美味：“说起了吃，这里最高级的
美味还是荠菜汤，水煮开后，加点油，没
有油就留一点肉汤，把洗净的荠菜放下
去，有虾米时加一点虾米，开了，加味精
和盐。清香适口。”不曾想，一点荠菜，
一点清汤滋味，穿过苦涩的岁月，成为甘
甜的回想。

【三月三 荠菜当灵丹】

三月三，是春天最为柔媚的时候，此时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古人“流觞曲水”，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荠菜也只顾
疯长，日头一照，雨水一浇，成片的荠菜抽
丝拔节，长势喜人。“农历三月三，荠菜当灵
丹。”此时的它已经长出了碎米般的花，每
朵四瓣，纤细素雅。

《西湖旅游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
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花，门生羞富
贵。三月三日，男男女女外出踏青，荠菜花
的洁白在漆黑的发髻上闪耀，花瓣不及指
甲大小，被春风托举，只是淡雅与朴素。此
时的荠菜花又称亮眼花，不是花扮靓了人，
而是以花祈清目。《本经》曰：“明目，目痛泪
出，除痹补五脏，益精光，久服轻身不老。”
和眼睛相关的日常小毛病，荠菜多少能帮
上点忙。“眼目热痛，泪出不止，菥蓂子捣
筛为末，卧时铜簪点少许入目，当有热泪及
恶物出，甚佳。”菥蓂也就是荠菜中较大的
一种，滋味不佳，但其种子捣成末，点入眼
中可以治疗眼目热痛。甚至眼角长出了遮
挡视线的白膜，也能用类似的方法治愈，
《圣济总录》中有：“眼生瞖膜，荠菜和根，茎
叶洗净，焙乾为细末，每夜卧时先洗眼，挑
末少许，安两大眦头，涩痛忍之，久久膜自
落也。”胡适回忆儿时得眼翳病时的情景，
母亲用舌头舔其病眼，感念至深。儿时读
到这篇课文，总会想若是能懂得荠菜之用
就好了。

三月三，人们的灶沿总是放着荠菜花，
不仅用于驱虫，更是为了一道经典美食
——荠菜花煮蛋。荠菜环在鸡蛋外围，加
清水煮开，仔细看时，还能看到结果后的心
形蒴果，像一颗颗小爱心点缀其上，而鸡蛋
就卧在“小爱心”中，那样安逸。关于三月
三吃荠菜花煮蛋，还有一个风雅传说，相传
在楚地，水汽湿润，当地人民受风吹雨打，
很容易患上头痛的毛病。一年三月初三，
神农氏路过云梦泽，见到头痛欲裂的乡民，
便找来野荠菜与鸡蛋，煮熟后给乡民充
饥。乡民吃了后，头痛得以缓解，从此“三
月三，吃荠菜煮鸡蛋，一年不头疼”的习俗
也就延续至今。

我们怀想与植物相伴的岁月，更是
与古人对话的契机。千百年来，我们用习
俗确认着彼此，用植物辨别着时令。一口
荠菜煮鸡蛋或许连通着食物和春日的约
定。

春在溪头荠菜花
刘靖靖


